
 
 

試論佛教造像的演變與背光圖像之淵源 

 

摘要 

    佛教造像的演變似乎與大乘佛教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雜阿含經》中紀載

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因此也留下許多珍貴的佛教文化古蹟，也影響佛塔信仰的

流行。然而，從印度的佛塔信仰到人間佛像的創造，是否與大乘佛教思想有著密

切的相互關係呢？大乘佛教的授記思想與本生故事、六波羅蜜的修行方式和救濟

佛等思想，是否也影響了佛塔和佛像的演變呢？另外，進一步整理漢譯最早的大

乘經與造像、造像緣起等文獻紀載，希望透過此文獻整理，能追尋探究佛教造像

之淵源。  

  

    其次，在佛教遺跡中，佛像的演變與中國佛教歷史背景有密切的關係。本文

將透過古今文獻的記載，針對佛教藝術的佛像研究，收集歸納前人的研究，並且

加以整理；其中，針對佛像背光的題材，在這浩瀚文物遺跡中，尋找一些蛛絲馬

跡，追尋其淵源，希望透過初步的整理，能發現前人所未發現、或忽略的脈絡。

在印度早期佛菩薩像的光相，佛教藝術上稱為「光背」，光背包括頭光與舉身光，

呈現方式從單層到三、四層，乃至演變成裝飾華麗的各種圖案，以及各種不同的

題材呈現，其背光內容極為豐富多樣化，故本文先以北魏太和元年銅鎏金釋迦牟

尼佛坐像的背光為例，進一步探討背光的意義，並且探討背光樣貌是否與當時的

時代背景有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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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論 

（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筆者在陳清香教授的授課過程中，對於佛教藝術中的佛像的造像淵源與演變，

產生濃郁的興趣，尤其在故宮博物館的校外教學，教授對其展覽中的佛像一一介

紹，其中，對於北魏太和元年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詳細的解說，值得一提的

是此尊佛像的背光，其正反面都留下豐富的內容，這也讓筆者想要釐清、進一步

了解，每一尊佛像背光的特色與當時的文化背景是否有關係。 

 

    另外，在佛教藝術中的佛像的造像淵源與演變，其發展過程中是否與大乘佛

教思想有關係；從印度到中國，佛像藝術留下相當多的產物，在千變萬化的遺跡

中，每一朝代所留下的特色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是否有關聯，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 

 

（二） 研究範圍與方法 

    因為有佛塔信仰的流行，並且留下許多遺蹟，然而，這些印度佛教藝術遺蹟

中與大乘佛教思想的關係為何？又，在這龐大的遺跡與文獻中，如何下手呢？ 首

先，先從印度佛塔遺跡與支讖所翻譯的最早期大乘經典中，探究大乘佛教思想的

關聯。並嘗試從佛像的造像起源，從無像到人間佛像的演變過程，來了解大乘佛

教思想的內容是否與佛教藝術的造像有關係，這是筆者想要釐清、進一步了解的。 

 

    其次，本文針對佛教藝術中佛像背光的題材來研究，先透過古今文獻的記載，

並且收集歸納前人的研究，加以整理；接著，本文先以北魏太和元年銅鎏金釋迦

牟尼佛坐像的背光為例，進一步探討背光的意義，並且探討背光樣貌是否與當時

的時代背景有關聯，希望，未來能夠進一步整理各朝代，每一尊佛像背光的特色

與深層的意涵。 

二、 佛教造像的演變與大乘思想的關係 

（一） 從佛塔到人間佛像的演變 

    大乘佛教思想的流行，可能是由部派佛教的反省，欲復歸於根本精神而所出

現的運動，此「大乘佛教」的復興運動，也影響佛塔信仰的流行。1 佛塔崇拜的普

                                                      
1
釋印海譯（2009)。《佛教實踐修道之原理》。法印集 28 。臺北：法印寺文教中心。 

李世傑（1982）。《印度大乘佛教哲學史》。台北：新文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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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流行，可以說起於阿育王的供養佛塔；2 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約西元前二六八～

二三二年），孔雀王朝滅後，由熏迦王朝的弗沙密多羅（約西元前一八五～七五年）

所建立，在巴胡特的佛塔有碑文紀載捐獻者（佛塔約西元前二世紀中葉，熏迦王

朝所建造）。而山齊佛塔，是以阿育王時代小磚塔為核心，在熏迦王朝以石覆蓋增

廣而形成的，而四門最古的南門有碑文紀載，是案達羅王朝初期所建造的。在早

期佛塔的佛教藝術中，沒有描繪佛陀的身影，是屬於無像時代，為表達恭敬，佛

像是不可顯現。3 當時，佛陀形象並非直接用人像造型來表現，而以傘蓋、佛足印、

菩提樹、金剛座、法輪、經行石、佛塔等物象徵，象徵佛陀的存在。一直到了貴

霜王朝的佛教藝術發展及興盛，受到希臘風格影響的犍陀羅藝術文化中有重大的

轉變，即創造佛像，才打破印度早期佛教藝術不得以具體人形表現佛陀的禁忌。

西元一世紀前後，對佛教來說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個時期，因為正當此時大乘

佛教的興盛，同時也發展出佛像的造像，從歷史發展來看，佛像的產生，與大乘

思想應有關聯。然而，從早期經典中，似乎找不到與造佛像相關的內容，因此要

依據佛教文獻，來探尋印度佛教從無佛像到人間佛像產生的確切原因，實在難以

研究。4 

 

    大乘佛教的興盛，佛教界有兩大事情，對於佛法的通俗化給以廣泛的影響。

其一、與法有關的聖典的書寫，大乘初興，在成立較早的《小品般若經》中，已

重視經典的書寫了。其二、與佛有關的佛像流行：將佛的遺體舍利，建塔供養，

表示了對釋尊的崇敬。5 依據印順法師的看法，認為在北印度，西元前一世紀，造

像的風氣興盛起來。說一切有部特有的「尼陀那」與「目得迦」，都說到菩薩像（還

                                                                                                                                                            

根據《彌蘭王問經》此經最早成立是在西元前一世紀左右，從佛教思想的角度而言，則介乎於小乘

思想進向大乘思想的過渡時期，此時期詳細記載對佛教教團所關心事件，表達出初期佛教實踐的性

格特色，也影響佛塔信仰的流行。筆者根據早島鏡正在〈初期佛教實踐之性格--以《彌蘭陀王所問

經》為中心〉一文中，整體主要所要探討的，與李世傑《印度大乘佛教哲學史》提到大乘佛教興起

的原因，由部派佛教本身的自己反省，欲復歸於根本精神而所出現的運動。另外，又提到以成佛道

為主流，強調出家者之立場與在家信者對教團護持精神，並且強調在家信者布施行，例如：從本生

譚可略知一二。 
2 《雜阿含經》卷 23：「比丘答言：『佛記大王：「於我滅後，過百歲之時，於巴連弗邑，有三億家，

彼國有王，名曰阿育，當王此閻浮提，為轉輪王，正法治化；又復廣布我舍利，於閻浮提立八萬

四千塔。」佛如是記大王。」(CBETA, T02, no. 99, p. 164, c15-26) 

3
《增壹阿含經》卷 21〈苦樂品 29〉：「云何佛國境界不可思議？如來身者，為是父母所造耶？此

亦不可思議。所以然者，如來身者，清淨無穢受諸天氣。為是人所造耶？此亦不可思議。所以然

者，以過人行。如來身者，為是大身，此亦不可思議。所以然者，如來身者，不可造作，非諸天

所及。（中略）…如來梵音，如來智慧、辯才不可思議，非世間人民之所能及。如是佛境界不可思

議。」(CBETA, T02, no. 125, p. 657, b14-27)  

4
張文玲（2010）。〈佛教造像從無到有的演變〉。嘉義：香光莊嚴雜誌社（一○三期）  

5
釋印順（1993）。《華雨集》。臺北：正聞出版社。（第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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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造佛像）；根本說一切有部本，更為重視。「尼陀那」與「目得迦」的成立，

應為西元前後的事。6 在現存西元前的佛教建築遺跡，有浮雕的本生談──菩薩相，

也沒有佛像，而根據『十誦律』所說：「如佛身像不應作，願佛聽我作菩薩侍像」
7， 足以證明「佛法」本是不許造佛像的。8 然而，印順法師認為初期大乘經所說

的造像供養，主要是不退信心，往生淨土見佛，不再憂慮退墮。9 並且，說明大眾

部Mahāsāṃghika 系以為，佛的色身也是無漏的，色身也是所歸敬處，這可能是可

以造佛像的理論依據。10 而佛像的塑造，最重要的是激發念佛三昧的修行，11 這

些現象也說明了佛像的產生，與大乘佛教思想有密切的關聯。另外，根據 Paul 

Williams（2000）的研究，認為大乘的存在很可能集中在一些經典的狂熱崇拜，這

涉及了弘揚及禮拜某些特別的經典。12 並且，認為大乘是多元化的，但卻沒有建

立一個特別的宗派。然而促成一個人修行大乘的因素並非袈裟、戒律、或教理，

而是動機、發心。大乘整體上來說是一個殊勝宏願，是修行者最終的發心和目標

所在。13 

 

此外，平川彰認為大乘佛教的興盛與佛傳文學或佛塔信仰有關。14 而佛傳文

                                                      
6
釋印順（1981）。《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臺北：正聞出版社。（三版）P.439~440 

7
《十誦律》卷 48：「爾時給孤獨居士信心清淨，往到佛所頭面作禮一面坐已，白佛言：「世尊！如

佛身像不應作，願佛聽我作菩薩侍像者善。」佛言：「聽作。」」(CBETA, T23, no. 1435, p. 352, a6-9) 

8
釋印順（1993）。《華雨集》。臺北：正聞出版社。（第二冊） 

9
釋印順（1981）。《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臺北：正聞出版社。p1293 

10
釋印順（1993）。《華雨集》。臺北：正聞出版社。（第二冊） 

11
釋印順（1988）。《印度佛教思想史》。臺北：正聞出版社。 

12
 Williams, Paul（2000）。Buddhist Thought : A Complete Intorduction to the Indian Tradition  

Routledge, (1st ed.) 。New York ：Routledge。P96-p111 

作者根據 Gregory Schopen (1975)的研究中，印度碑文中有關於大乘存在的跡象（例如：那些把雕

像捐獻給寺院的那些人的碑文）現有的證據顯示在 1977 年發現的，在公元二世紀的碑文，提到大

乘這個詞也提到大乘的阿彌陀佛。 

在《般舟三昧經》卷 1〈行品 2〉有提到阿彌陀佛的聖號：「如法行，持戒完具，獨一處止，念西

方阿彌陀佛今現在，隨所聞當念，去此千億萬佛剎，其國名須摩提。一心念之，一日一夜若七日

七夜，過七日已後見之。」(CBETA, T13, no. 417, p. 899, a9-14) 

13
 Williams, Paul（2000）。Buddhist Thought : A Complete Intorduction to the Indian Tradition  

Routledge, (1st ed.) 。New York ：Routledge。P96-p111 

作者提到，大乘佛教在印度的早期佛教中可能不被重視，且並沒有對當時的佛教造成任何威脅。並

且，認為大乘佛教和戒律的差異一點關係都沒有，也不是部派分裂的結果。是超越各種戒律傳承的

範疇，也超越教義上（如阿毗達摩）的派系之範疇。 

14
平川彰著，莊崑木譯（2002）。《印度佛教史》。臺北：商周出版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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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共通點是燃燈佛給予授記與六波羅蜜的修行方式。而授記的思想與本生故事，

在大乘佛教中是很重要的；更提出《本生經》的成立，在西元前二世紀已有相當

多。並且，認為大乘佛教重要的「救濟佛」信仰，是來自於佛塔信仰，又認為般

舟三昧（佛現前三昧）的起源，大概是由佛塔禮拜佛陀的宗教經驗而來。15 而此

《 般舟三昧經》也是早期的大乘經典之一，主要是解說念佛法門與空的思想。 

 

    總而言之，因為大乘佛教思想和佛傳文學與佛塔信仰的流行，故而演變人間

佛像的創造，佛像的出現與此有著密切的相互關係。而關於造像的文獻資料，最

早期的可從二世紀末，由支讖所翻譯的《道行般若經》和《般舟三昧經》都有提

到「作佛形像」的文獻紀載，故支讖所譯的大乘經典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以下繼

續探討之。  

 

（二） 支讖所譯的大乘經典 

    在貴霜王朝的統治下，北印度已有大乘經典，可由中國經典翻譯中發現。16 關

於支讖的文獻紀載，現存最早的目錄紀載，即僧祐法師的《出三藏記集》與道安

法師的《綜理眾經目錄》中，初期最早的譯家有竺摩騰、安世高、支讖等；其中

支讖17 是最早把大乘經典介紹到中國來的一位譯經師，也是傳佈大乘佛教般若學

                                                                                                                                                            

其中摩偷羅（北印）與貴霜王朝的犍陀羅，並列為佛像的發源地而知名。 

平川彰認為大乘佛教的興起，其中三大源流，一、部派佛教的發展，二、佛傳文學，三、佛塔信仰。 

印順法師也提到大乘起源與開展的原動力，「佛弟子們對佛陀的永恆懷念」，而此論點與平川彰認為

大乘佛教的興起和佛像的出現與佛塔信仰（對佛陀遺體、遺物及遺蹟的崇敬）或佛傳文學（本事本

生譬喻或因緣之流傳）有關。以此角度觀看佛滅後佛法及教團的變化。 

15
平川彰著，莊崑木譯（2002）。《印度佛教史》。臺北：商周出版 (初版)。 

平川彰提出佛塔信仰是由在家居士開始、帶動的，故認為「大乘之起源其實跟在家信徒有關」的見

解。但是 Paul Williams 依 Paul Harrison(1978，1990)的研究，提出反駁，舉出在《 般舟三昧經》的

研究中附帶的證明了「早期的大乘經典之起源完全跟在家信徒無關」，並非由在家居士們信仰性質

的運動。 

16
《出三藏記集》卷 13：「支讖。本月支國人也…..漢桓帝末。遊于洛陽。以靈帝光和中平之間。

傳譯胡文出般若道行品首楞嚴般舟三昧等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部經」。(CBETA, T55, no. 2145, 

p. 95, c22-p. 96, a7) 支讖大月氏（即貴霜王朝）是最早把大乘經典介紹到中國來的譯經師。 

17
 《出三藏記集》卷 13：「支讖傳第二。支讖。本月支國人也…..漢桓帝末。遊于洛陽。以靈帝光

和中平之間。傳譯胡文出般若道行品首楞嚴般舟三昧等三經。又有阿闍世王寶積等十部經。」(CBETA, 

T55, no. 2145, p. 95, c22-p. 96, a7) 《出三藏記集》是最早有關支讖的紀錄文獻。 

釋慈怡主編(1988)。《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 

支讖，貴霜佛教僧人，後漢桓帝末年至洛陽，從事譯經。至靈帝光和、中平年間（178-189），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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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之僧人。筆者認為追朔支讖譯大乘經典之緣由，與國家背景有著密切關聯，

因支讖出身於盛行大乘佛教的月氏國（即貴霜王朝）。18 支讖所譯大乘經典，呂澂

認為此階段可以反映出印度龍樹（約 150～250）以前，大乘經典流行的實況。19 

 

    二世紀末由支讖所翻譯的最早期大乘經典，其中，《雜譬喻經》、《無量清淨平

等覺經》有收藏在《大正新脩大藏經》內，但是在僧祐《出三藏記集》中並無此

文獻的記載，另外有五部闕本在僧祐時期，已失傳。至今現存支讖所譯的經，約

有十一部，但現今學者對其中幾部有些爭議。20 而關於支婁迦讖所譯經典（詳見

如下表一）： 

 

（表一）支婁迦讖所譯經典21 

 

藏經 所譯經典 卷 內容 

本緣部 《雜譬喻經》 一 無在《出三藏記集》中記載 

寶積部 《無量清淨平等覺經》   

四 

無在《出三藏記集》中記載 

二十四願，阿彌陀佛不入涅槃。（淨土系） 

而《大阿彌陀經》，阿彌陀佛的壽命是有限的 

般若部 《道行般若經》 

  

十 有言及阿閦佛。又文殊與彌勒同時出現在，西

元一世紀文殊菩薩已經爲人所知了。（般若系） 

寶積部 《阿閦佛國經》 

 

 

二 

內容大體一致；《阿閦佛國經》22 的原形，比《道

行般若經》還古。（般若系） 

                                                                                                                                                            

譯《出道行般若經》、《般舟三昧經》、《阿闍世王經》、《雜譬喻經》、《首楞嚴經》、《無量清淨平等覺

經》、《寶積經》、《阿閦佛國經》等二十餘部，然現存者僅十二部，為首位在中國翻譯及傳布大乘佛

教般若學理論之僧人。 

18
釋慈怡主編(1988)。《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 

大月氏，都於媯水之南之藍子城（今阿富汗北部），後貴霜翕侯丘就卻攻滅其餘四翕侯，自立為王，

國號貴霜，又征伐安息，併吞高附之地，並滅濮達、罽賓，取天竺旁遮普之地，故稱貴霜王朝。  

19
呂澂（1982）。《中國佛學思想概論》。臺北：天華出版。 (初版) 

20
釋繼坤（1997）。〈支讖譯經「法師」考〉。臺北：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論文。 

作者有分析現今學者的對支讖所譯的經，提出質疑與研究，其中指出 Harrison 的研究非常細密，至

今尚未有學者對他的研究提出質疑。 

21
 《出三藏記集》卷 2： (CBETA, T55, no. 2145, p. 6, b10-27) 

 平川彰著，莊崑木譯（2002）。《印度佛教史》。臺北：商周出版 (初版)。 

22
平川彰著，莊崑木譯（2002）。《印度佛教史》。臺北：商周出版 (初版)。 

《維摩經》成立似乎較《般若經》《阿閦佛國經》稍晚，梵本不存，其片段爲《集學論》、《明句論》、

《修習次第》等所引用。〈見阿閦佛品〉維摩本來是阿閦佛妙喜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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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三藏記集》或云：《阿閦佛剎諸菩薩學成

品經》，或云：《阿閦佛經》 

華嚴部 《兜沙經》 一 是〈名號品〉〈光明覺品〉等的原型。（華嚴系） 

大集部 《般舟三昧經》 三 阿彌陀佛信仰在西元一世紀已成立於西北印

度，而《般舟三昧經》成立前，就已成立。（淨

土系）。《出三藏記集》舊錄云《大般舟三昧經》 

集經部 《阿闍世王經》 二 部份異譯是失譯的《放鉢經》，詳說了自性清

淨心的教理。（以文殊為主題） 

集經部 《文殊師利問菩薩署

經》 

一 （以文殊為主題） 

在《出三藏記集》記錄《問署經》 

集經部 《佛說內藏百寶經》 一 云：「佛珍寶內藏經」 

在《出三藏記集》記錄《內藏百品經》 

集經部 《佛說伅真陀羅所問

如來三昧經》 

三 在《出三藏記集》記錄《伅真陀羅經》。 

舊錄云：《屯真陀羅王經》 

寶積部 《佛說遺日摩尼寶經》 一 在《出三藏記集》記錄《寶積經》。舊錄云：《摩

尼寶經》 

 

 

 

無 

《首楞嚴三昧經》  闕  所譯已失傳《首楞嚴三昧經》。（般若系） 

 集經部：現存羅什譯本。《佛說首楞嚴三昧經》

二卷，是成立很早的經典。  

《光明三昧經》 闕  

在《出三藏記集》僧祐歸屬支讖所譯，但已失

傳（闕） 

《方等部古品曰遺日

說般若經》 

闕 

《胡般泥洹經》 闕 

《孛本經》 闕 

 

    然而，平川彰認為最古的大乘經典，應該是《六波羅蜜經》、《菩薩藏經》或

《三品經》此約西元前成立。並且，說明支婁迦讖或安玄、嚴佛調23 的翻譯都是

在後漢靈帝時代，故知《遺曰摩尼寶經》或《法鏡經》的成立，約西元一世紀末

                                                      
23
法鼓佛教學院「佛學名相規範資料庫」（2008）。人名規範檢索 http://authority.ddbc.edu.tw/person/ 

安玄，光和四年（181），與嚴佛調共譯《法鏡經》二卷..等。光和四年（181），安玄與嚴佛調共譯

法鏡經二卷、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一卷。 

嚴佛調，靈帝時至洛陽薙度，為漢地首位出家人。適遇安世高來華（148），與安世高共譯《法鏡經》

等，理得音正；撰有《沙彌十慧章句》，為漢傳佛教注疏之始。 

支謙，三世紀末大月氏人，吳黃武元年至建興年中（222-253），凡三十餘年間，致力佛典漢譯工作。 

竺法護，西晉譯經僧。據法華傳記卷一載，師於武帝泰始元年（265）攜帶大批胡本經典至東土，

居於長安、洛陽，專事譯經。  

http://authority.ddbc.edu.tw/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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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的。因此引用在這些經中的《六波羅蜜經》24 、《菩薩藏經》或《三品經》25 的

成立，很明顯地比這些經還早，約西元前成立（詳見附錄一）。總而言之，支讖所

譯最早的大乘經典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也因有此文獻的存留，才能有跡可循、比

對或探究，希望在未來有因緣再進一步探討。 

 

（三） 佛教造像的淵源 

    而關於支讖譯出的經典中，《道行般若經》中被視為最古的是第一〈道行品〉，
26 而其中的在卷十〈曇無竭菩薩品〉裡提到見人作佛形象，如見到佛無異。27 另

外，在《般舟三昧經》中也提到「作佛形像」，疾得是三昧，28 這是較早有關作佛

形象的文獻紀載。而關於造像的緣起文獻資料，在《增壹阿含經》卷 28 與《佛說

大乘造像功德經》卷 1 中皆有提到緣起，因為佛至三十三天為母說法，而國王憶

佛而造像。根據《增壹阿含經》卷 28〈聽法品 36〉記載內容，「佛往至三十三天，

波斯匿王、優陀延王二王思覩如來，遂得苦患，憶佛而造佛形像，禮拜供養。時

優填王即以牛頭栴檀作如來形像高五尺，波斯匿王純以紫磨金作如來像高五尺，

此閻浮里內始有此二如來形像」。記載造像是以「牛頭栴檀」和「紫磨金」，即是

最早「木刻」和「金佛」的造像。又根據《佛說大乘造像功德經》卷 1 記載內容： 

「佛在三十三天波利質多羅29 樹下，三月安居，為母說法。時憍賞彌國的國王，

                                                      
24
《佛說遺日摩尼寶經》卷 1：「菩薩有四事，求經道及有所求索不中斷。何謂四事？但求索好經法，

六波羅蜜，及菩薩毘羅經」(CBETA, T12, no. 350, p. 189, c1-3) 

25
《法鏡經》卷 1：「居家修道者，假使為離師者之教誨，時世無佛、無見經者、不與聖眾相遭遇，

是以當稽首十方諸佛，亦彼前世求道所行，志願之弘，願者其一切成就佛法之德，以思念之以代

其喜。於是晝三亦夜三，以 論三品經事。」(CBETA, T12, no. 322, p. 18, c23-28) 
26
平川彰著，莊崑木譯（2002）。《印度佛教史》。臺北：商周出版 (初版)。P211 

27
東漢支婁迦讖 Lokarakṣa 於桓帝光和二年（西元一七九）譯出的《道行般若經》 

《道行般若經》卷 10〈曇無竭菩薩品 29〉：「譬如佛般泥洹後，有人作佛形像，人見佛形像，無不

跪拜供養者。其像端正姝好，如佛無有異，人見莫不稱歎，莫不持華香繒綵供養者。賢者呼佛，

神在像中耶？』又「薩陀波倫菩薩報言：『不在中。所以作佛像者，但欲使人得其福耳。不用一事

成佛像，亦不用二事成，有金有黠人，若有見佛時人，佛般泥洹後念佛故作像，欲使世間人供養

得其福。』」(CBETA, T08, no. 224, p. 476, b17-24) 

印順法師說：這段文字，除支謙（依支讖本而再譯）的『大明度經』外，其他的『般若經』本，都

是沒有的，這可能是支讖本所增附的。在貴霜王朝統治下的西北印度，顯然佛像已相當盛行。 

28 《般舟三昧經》卷 1〈四事品 3〉：「復有四事，疾得是三昧：一者、作佛形像，用成是三昧故。

二者、持好素寫是三昧。三者、教自貢高人內佛道中。四者、常護佛法。是為四。」」 

(CBETA, T13, no. 417, p. 899, c18-21) 

29
釋慈怡主編(1988)。《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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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陀延王憶佛而造佛形像，禮拜供養。後毘首羯磨天30 變巧匠（天匠），於弗沙宿

合毘婆訶底出現之時，即佛初誕生日（祥慶）， 以純紫栴檀之木，作坐師子座，

結加之像。」31 造像相關文獻（詳見如下表二）： 

 

（表二）造像相關文獻 

經典 《道行般若經》 

卷十〈曇無竭菩薩品〉 

《增壹阿含經》 

卷 28〈聽法品 36〉 

《佛說大乘造像功德經》 

出處  大正藏第 8 冊 No.224 

般若部，  

大正藏第 2 冊 No. 125   

阿含部，  

大正藏第 16 冊 No. 694     

集經部，〈福田經〉 

譯者 支讖（支樓迦讖） 瞿曇僧伽提婆 提雲般若  

 

 

譯者 

年代 

東漢，月支國（貴霜王朝） 

後漢桓帝末年（168）至洛

陽，從事譯經。至靈帝光

和、中平年間（178-189） 

傳布大乘佛教之僧人 

東晉五胡十六國時，罽賓國 

前秦建元年中（365-384），

遠來長安。為有部毘曇學，通

三藏，譯《中阿含經》 

大唐，于闐國 

於唐朝-睿宗-永昌年(689)來

華，奉詔譯經。 

于闐(西域王國)，唐代安西

四鎮之一 

 

緣由 

 佛至三十三天為母說法，而二

王（優陀延王與波斯匿王）憶

佛而造像 

佛至三十三天波利質多羅樹

下，為母說法，而優陀延王

憶佛而造像 

造像 只有提到，佛般泥洹後，有

人作佛形像… 

優陀延王--造牛頭栴檀像 

波斯匿王--造紫磨金像 

優陀延王--造牛頭栴檀像 

     

    佛教在早期創造出佛像時，同時也創造出菩薩像，而現存的菩薩像中，如：

現存印度秣菟羅考古博物館的一尊西元一世紀，高 68.5 公分的菩薩像；以及現存

印度鹿野苑博物館的一尊西元二世紀，高 248 公分的菩薩像；另外，還有一尊秣

菟羅西元一世紀的坐佛造像。32 造像遺跡中的「菩薩」，33 所指的是釋迦求道生涯

的總括，也是釋迦求道實踐的表現，非他人所能有。在這種想法之下，演變結果

形成了特有的佛傳文學（jātaka，本生譚）。描述佛陀前生曾為鹿王、猴王、象王、

                                                                                                                                                            

波利質多羅，忉利天上之樹名。譯言香遍樹，又稱曰天樹王。 

30
釋慈怡主編(1988)。《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 

毘首羯磨，梵名 viśvakarman  。印度神話中的神祇之一，意為造一切者。此天住於三十三天，乃

帝釋天之臣，司掌建築彫刻等。在梨俱吠陀中，稱之為宇宙之建造者，奉為工藝之神。 

31
 《佛說大乘造像功德經》卷 1 卷 2(CBETA, T16, no. 694） 

32
張文玲（2010）。〈佛教造像從無到有的演變〉。嘉義：香光莊嚴雜誌社（一○三期）  

33
藍吉富主編(1994)。《中華佛教百科全書》。台南：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 

菩薩（梵 bodhi-sattva，巴 bodhi-satta，藏 byaṅ-chub-sems dpaḥ）指志求佛果者。即求無上菩提，利

益眾生，修諸波羅蜜行，當來可成佛之大心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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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王、轉輪聖王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燃燈佛（Dipaṅkara）授記的傳說。授記

的故事暗示只有立下決心求取正覺的人才能成佛，才能得到佛的授記。另一個啟

發，就是佛的多數性，佛並非釋迦一人。由佛的多數性即可以推知菩薩的多數性；

菩薩亦非釋迦一人。這樣任何人都可以重演燃燈佛與釋迦佛的道路，而當來作佛。

大乘佛教的菩薩觀念就是這樣產生的，由七佛進至二十四佛，再進至有無量佛的

存在，而圍繞諸佛的菩薩如文殊、普賢、觀世音、大勢至、彌勒等亦紛紛登場。34 

佛傳文學的共通點是燃燈佛給予授記與六波羅蜜的修行方式，而授記的思想與本

生故事，在大乘佛教中是很重要的。 

 

    綜上所述，因為大乘佛教思想和佛傳文學與佛塔信仰的流行，故而演變人間

佛像的創造，佛像的出現與此有著密切的相互關係。也就是說，因為本生故事的

流行，各種六波羅蜜的修行方式，也在石窟與造像中一一呈現各種不同的樣式。

另外，也因授記的思想，從一佛到多佛的演變，佛像的創造也跟著千變萬化，乃

至佛像的背光也出現七佛的樣貌，與呈現菩薩為侍的圖像。另外，從漢譯的造像

文獻資料，最早期的由二世紀末（東漢）支讖所翻譯的《道行般若經》和《般舟

三昧經》都有提到「作佛形像」的文獻紀載；而造像的緣起文獻資料，在（前秦）

僧伽提婆所譯的《增壹阿含經》與（唐）提雲般若所譯的《佛說大乘造像功德經》

中皆有提到作佛形象的緣起。總而言之，造像的演變似乎與大乘佛教思想有著密

切的關係。 

三、 背光圖像的意涵與淵源 

    一般學者都重視佛像身像的研究，反而忽略佛像背光的題材，對背光失去追

根溯源的願望。雖然這是一項艱難的課題，因為要整理從印度到中國各朝代的佛

像背光，在這浩瀚文物遺跡中，尋找一些蛛絲馬跡。從背光的題材，尋找其淵源，

希望透過初步的整理，能發現前人所未發現、或忽略的脈絡。 

（一） 佛身之丈光相 

    在印度早期佛教藝術遺蹟中沒有描繪佛陀的身影，一直到了貴霜王朝的犍陀

                                                      
34
霍韜晦（1982）。《佛教的現代智慧》。香港：佛教法住學會。 

陳敏齡（1987）。〈般方三昧經的阿彌陀佛觀〉。臺北：文殊出版社。（東方宗教研究：東方宗教討論

會論集） 作者提到《般舟三昧經》中，有關十方佛的生身和法身之分，雖尚未形成明顯的理論系

統，但已意識到事佛和理佛的二重性，而且依于般若空的思想，於佛的形相之上，有側重佛的無形

無相之理法的傾向，此種強調以法即是佛的十方佛的概念，和大乘佛陀觀裡法身思想的發展，顯然

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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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藝術文化，才有具體人形表現佛陀的身影。然而，不管是大小乘經典文獻都有

詳細記載世尊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35 而有關於作佛形象的文獻

紀載，可從最早期大乘經典中支讖所譯《道行般若經》的〈曇無竭菩薩品〉，經文

提到見人作佛形象，如見到佛無異。36 另外，在《般舟三昧經》中也提到「作佛

形像」，疾得是三昧。37 關於造佛形像的依據，大致根據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之描

繪而製作。然而，在漢傳佛教的經典中，描述佛之光相，依文獻中記載此三十二

                                                      
35
《長阿含經》卷 2：「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CBETA, T01, no. 1, p. 12, b2-3) （後秦）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共譯。 

《雜阿含經》卷 23：「此處菩薩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體紫磨金色。」(CBETA, T02, no. 99, 

p. 166, c18-25) （劉宋）求那跋摩所譯的。 

《梵摩渝經》卷 1：「絕世之相三十有二，一相足下安平正；二相手足有輪，輪有千輻；三相鈎鎖

骨；四相長指；五相足跟滿；六相手足細軟，掌內外握；七相手足合中縵；八相鹿腸；九相陰馬

藏；十相身色紫金光輝弈弈；十一相身猶金剛，瑕穢寂靜；十二相肌皮細軟，塵水不著身；十三

相一一孔一毛生；十四相毛紺青色，右轉盤屈；十五相方身；十六相如師子上身；十七相不曲身

如梵身；十八相肩滿具肉連著身；十九相平住兩手摩膝；二十相頰車如師子；二十一相四十齒；

二十二相為方齒；二十三相齒間平；二十四相齒白無喻；二十五相廣長舌；二十六相味味次第味；

二十七相聲如梵聲；二十八相七合滿起；二十九相眼中白紺青色；三十相眼𥇒上下眴如牛王；三

十一相白毛眉中跱；三十二相頂有肉髻，光明韑韑遏日絕月。沙門瞿曇具有高雅，三十二相無一

缺減，神妙之德景則無量，可奇可貴自古希有。」(CBETA, T01, no. 76, p. 883, c22-p. 884, a11) （吳）

支謙所譯的。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401 卷-第 600 卷)》卷 470〈眾德相品 76〉：「八十隨好者，謂如來指爪狹長

薄潤，光潔鮮淨如華赤銅，是為第一……（中略）如來手足及胸臆前俱有吉祥喜旋德相，文同綺

畫色類朱丹，是第八十。如是名為八十隨好。」(CBETA, T07, no. 220, p. 377, a7-p. 378, a4) 

36
東漢支婁迦讖 Lokarakṣa 於桓帝光和二年（西元一七九）譯出的《道行般若經》 

《道行般若經》卷 10〈曇無竭菩薩品 29〉：「譬如佛般泥洹後，有人作佛形像，人見佛形像，無不

跪拜供養者。其像端正姝好，如佛無有異，人見莫不稱歎，莫不持華香繒綵供養者。賢者呼佛，

神在像中耶？』又「薩陀波倫菩薩報言：『不在中。所以作佛像者，但欲使人得其福耳。不用一事

成佛像，亦不用二事成，有金有黠人，若有見佛時人，佛般泥洹後念佛故作像，欲使世間人供養

得其福。』」(CBETA, T08, no. 224, p. 476, b17-24)  

印順法師說：這段文字，除支謙（依支讖本而再譯）的『大明度經』外，其他的『般若經』本，都

是沒有的，所以這可能是支讖本所增附的。在月氏（貴霜）王朝統治下的西北印度，顯然佛像已相

當盛行了。 

37 《般舟三昧經》卷 1〈四事品 3〉：「復有四事，疾得是三昧：一者、作佛形像，用成是三昧故。

二者、持好素寫是三昧。三者、教自貢高人內佛道中。四者、常護佛法。是為四。」」(CBETA, T13, 

no. 417, p. 899, c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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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其中一相，說明此光相「常光面各一尋」38 或「圓光一丈」39， 又依文獻中

記載八十種好，其中，第二十種好「如來身有周匝圓光，於行等時恒自照曜」40 ，

而其他經典描述佛之光相的文獻紀載，稱之為「圓光」、「常光」、「丈光相」、「頂

光」或「項光」41 ，「身光」或「舉身光」42 ，而此光明約有「七尺」、「一尋」或

「一丈」。此光相在《雜阿含經》、《出曜經》與《大智度論》等都提到光相的面積

有多廣，如下引文： 

 

「南無多陀阿伽度、阿羅呵、三藐三佛陀，身純金色，圓光一尋，方身圓

滿如尼拘律樹，善說妙法，牟尼之尊，仙人上首，是我大師！」43 

 

「閻浮利內有佛出世，名釋迦文至真等正覺，十號具足，三十二相、八十

種好，紫磨金色圓光七尺，語聲八種如羯毘鳥音。」
44
 

 

「云何為「常光」？答曰：佛身四邊各一丈光明，菩薩生便有此，是三十

二相之一，名為丈光相。問曰：佛何以故光常一丈而不多？答曰：一切諸

佛常光無量，常照十方世界。釋迦牟尼佛神通身光無量，或一丈、百丈、

千萬億，乃至滿三千大千世界；乃至十方，如諸佛常法。但於五濁世為眾

生少德、少智故，受一丈光明；若受多光，今眾生薄福鈍根，目不堪其明。

如人見天身眼則失明，以光盛眼微故。」45 

 

    在龍樹菩薩造鳩摩羅什所譯的《大智度論》中，從上文引文便可略知一二，

說明佛之光明相，本來是圓光普照，且頂有光明如千日輪，其身光無量，但因眾

生福薄少智慧之緣故，眼睛所能勘受光明相的範圍為一丈，故如來現之。而後古

                                                      
38 《菩薩善戒經》卷 9〈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品 5〉：「三十二相者，---中略---，十四者身真金色。

十五者常光面各一尋」(CBETA, T30, no. 1582, p. 1009, b22-c7) 

39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 7〈二行品 14〉：「略說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中略---，十五、

身金色；十六、圓光一丈；十七、七處滿；---中略---，文殊師利！是名三十二相。菩薩摩訶薩

行般若波羅蜜，悉能成就如是功德。」(CBETA, T08, no. 231, p. 723, a8-29) 
40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401 卷-第 600 卷)》卷 573〈二行品 15〉(CBETA, T07, no. 220, p. 961, a3-4) 

41
《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 2〈觀相品 3〉：「因白毫光初生項光，生王宮時此光如日，見不了了，

圓光一尋別自當說。」(CBETA, T15, no. 643, p. 654, c24-25)[42]項＝頂，（東晉）佛陀跋陀羅所譯的。 

《大莊嚴論經》卷 14：「如來面貌猶金山，頂光明照曜」(CBETA, T04, no. 201, p. 335, a2) 

42 《長阿含經》卷 1：「稱讚菩薩相，舉身光明具；手足諸支節，中外靡不現。」(CBETA, T01, no. 1, 

p. 5, b28-c1) 

43
《雜阿含經》卷 42：(CBETA, T02, no. 99, p. 308, b27-c1) （劉宋）求那跋陀羅所譯的。 

44
《出曜經》卷 9〈戒品 7〉：(CBETA, T04, no. 212, p. 659, b15-18) （姚秦）竺佛念所譯的。 

45
《大智度論》卷 8〈序品 1〉(CBETA, T25, no. 1509, p. 114, c18-27) 龍樹菩薩造鳩摩羅什所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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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繪師傳達佛的光相，又稱為頭光或頂圓光，在佛的後部用圓輪型、直線型、焰

陽型等造型表現佛身放光，在佛教藝術上俗稱為「光背」，光背包括頭光與舉身光，

呈現方式從單層到三、四層，從單圓弧線、雙輪線或其他呈現，其光輪內繪蓮花

圖案、忍冬紋、寶相花紋、連珠紋（數珠紋）、連弧紋、火焰紋、卷草紋、焦葉紋…

等圖案，或加上飛天、寶塔、化佛、二協菩薩等相來呈現。（詳見如下表三）、（圖

像詳見附錄二）： 

 

（表三）背光呈現方式 

 
 

    然而，很可惜的是在漢傳佛教的文字文獻中，並無詳細紀載背光的呈現方式。

在（東晉）佛陀跋陀羅（西元 359─429年）所譯的《佛說觀佛三昧海經》中，有

說明此圓光有化佛，化佛有二梵王為侍者；又（後秦）鳩摩羅什（西元 344-413

年）等所譯的《禪祕要法經》中，也說明此圓光有化佛、諸天、比丘、菩薩等，

到了北宋所譯的經，有說明此圓光金色光明周遍熾盛，如火焰般。詳見如下引文： 

 

「云何觀如來師子欠相？佛張口時，如師子王口方正等，口兩吻邊流出[19]

三光，其光金色過踰前光百千萬倍，上入耳光圍遶諸髮，從枕骨出遶前圓

光，一一畫間有三化佛；一一化佛有二梵王以為侍者，是名如來師子欠相。」
46 

 

「如是諸事，及與身光、[29]圓光、[30]項光，光有化佛、諸[31]大比丘、

眾化菩薩。」47 

 

「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悉具足，圓光照耀如千日輪，廣大巍巍如

                                                      
46
《佛說觀佛三昧海經》卷 3〈觀相品 3〉： (CBETA, T15, no. 643, p. 656, c10-15) [19]三＝二【宋】

【元】【明】【聖】。（東晉）佛陀跋陀羅（359─429）譯的。 

47
《禪祕要法經》卷 2： (CBETA, T15, no. 613, p. 255, b29-c2)  [29]圓＝真【聖】。[30]項＝頂【宋】

【元】【明】【宮】【聖】。[31]大＝天【宮】【聖】。（後秦）鳩摩羅什（344-413）等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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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山現，吉祥勝相無有等比，復有微妙金色光明周遍熾盛。」48 

 

「天真實圓滿自性，淨妙因圓光鮮如火，真實有力修離染行。」49 

 

而在藏傳佛教的文獻《佛說造像量度經解》中，卻有紀載背光上的圖案應有

六種，即大鵬（表慈悲）、鯨魚（表保護）、龍女（表救度）、童男（表資福），獅

子（表自在）、大象（表善師）等呈現；這是漢傳佛教描述背光上的圖案所無紀載

的，如下引文： 

 

「背光制。有云六拏具者。一曰伽噌拏。華云大鵬。乃慈悲之相也(鵬鳥與

慈悲。梵名相近。故借其音而因以有形。表示無形之義。餘皆倣此)二曰布

囉拏。華云鯨魚。保護之相也。三曰那囉拏。華云龍子。救度之相也。四

曰婆囉拏。華云童男。福資之相也。五曰舍囉拏。華云獸王。自在之相也。

六曰救囉拏。華云象王。善師之相也。是六件之尾語。俱是拏字。故曰六

拏具。又以合為六度之義。」50 

 

（二） 印度佛教早期背光的演變 

    印度早期佛菩薩像的背光，大多數是以圓弧形的頭光呈現，且頭光素淨沒有

任何裝飾，一直慢慢演變成裝飾華麗的各種圖案呈現，乃至到後期背光演變成有

頭光與舉身光，呈現方式從單層到三、四層，這樣的變化其原因為何？這也是筆

者想要進一步研究探討的問題。 

 

    現今收藏在中台山博物館館藏中，有犍陀羅時期的石造菩薩立像，此是一、

三世紀的產物，此菩薩像的背光是素淨圓形頭光；同樣是犍陀羅時期到了四、五

世紀，可以發現菩薩像的背光產生了變化，此尊菩薩的背光有圓形頭光，頭光兩

側跪著二供養人。然而同樣是四、五世紀時期的秣菟羅，此石造佛立像的背光，

佛頭光圖案富麗，紋飾精美，由內向外刻有多重同心圓，由中心依序飾蓮瓣形圖

案、放射狀紋飾、卷草紋、扭轉花環、聯珠紋和連弧紋等紋樣，華美繁複。51 （圖

像詳見附錄三）然而，同樣是四、五世紀的產物，為什麼犍陀羅與秣菟羅之間的

差異這麼大呢？又二者之間的先後為何？也是許多學者一直在探討的。 

 

                                                      
48
《佛說給孤長者女得度因緣經》卷 3：(CBETA, T02, no. 130, p. 851, c9-12) （北宋）施護所譯的。 

49
《菩薩本生鬘論》卷 6：(CBETA, T03, no. 160, p. 349, b16-21) （宋）紹德慧詢等譯的。 

50 《佛說造像量度經解》卷 1 (CBETA, T21, no. 1419, p. 945, b12-24) 

51
參考網路資訊：釋見迅。〈印度時代的石雕造像〉。 南投：中台世界博物館。 

「佛教藝術」 https://www.ctworld.org.tw/buddaart/21.htm   

https://www.ctworld.org.tw/buddaart/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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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根據趙玲在《印度秣菟羅早期佛教造像研究》文中提到，中印度早期秣菟

羅佛像的特徵，佛像和菩薩像都有連弧裝飾邊緣的頭光，此與笈多樣式頭光的裝

飾有著密切的承接聯系。而犍陀羅和阿瑪拉瓦蒂的頭光大多數是圓形素面，並無

裝飾。作者提出西方學者富歇（Foucher）認為犍陀羅佛像的背光，可能是受到希

臘亞歷山大時期對太陽神的崇拜，表現此光輪與光環，然而，因迦畢試燄肩佛的

出土，頭光受到西方太陽崇拜影響，似乎無法成立。但可以確認迦膩色迦初期的

像例中，佛陀並無表現頭光，之後才有連弧紋的頭光出現；故作者認為秣菟羅的

圓弧邊緣頭光，是那迦的蛇冠頭光的原型，即是民間對那迦龍王狂熱的信仰，而

且也與耆那教祖師巴濕伐那陀也有蛇冠頭光，基本上是一致的關係；並且認為佛

教與耆那教的供奉模式，應該都受到那迦的蛇冠頭光的影響。總之，作者認為頭

光在秣菟羅佛像是最先表現的。52 以下表格是筆者根據趙玲的研究而整理的： 

 

（表四）早期佛像背光的演變  

 

 

（三） 北魏太和元年金銅佛的背光意涵 

    接著，筆者以北魏太和元年（477）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的背光為例，就背

光而言，以浮雕紋飾呈現，正面由內到外劃分成三層，最內一層佛頭後腦正中央，

以蓮花瓣為飾；第二層有七尊化佛，以∩型上下排列，第三層最外層以火焰紋，半

橢圓尖型呈現，有十七朵火焰上升的形狀，十分壯觀。而背光的背面內容由上至

下也分成三層，最上第一層，「二佛並座與維摩詰經文殊問疾品」，有三個塔剎的

佛龕，龕內有釋迦與多寶佛於塔內並坐像，塔型相似印度的窣堵波（stupa），此三

個塔剎也相似西域式宮廷，此龕融合了西域式宮廷與中土式廟宇的樣貌。另外，

此二佛並坐深層意涵，其一，是過去佛與現在佛，表現了時間的超越，此乃依據

《法華經》〈七寶塔品〉的內容，多寶佛與釋迦佛二佛並坐；53 其二，是國有二主，

                                                      
52
趙玲著（2012）。《印度秣菟羅早期佛教造像研究》。上海市：上海三聯書店。p150-p160 

53
《正法華經》卷 6〈七寶塔品 11〉：「時多寶佛則以半座與釋迦文，七寶寺中有聲出曰：「釋迦文

佛！願坐此床。」釋迦文佛輒如其言，時二如來共同一處，在於虛空，七寶交露坐師子床。」(CBETA, 

T09, no. 263, p. 104, a11-14) 西晉竺法護（265-291）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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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是受到《法華經》的影響，有二佛、雙觀音、雙思維的涵義，但另一層涵義，

則顯現（太和）皇帝與馮太后的垂簾聽政，表示國有二主之意。而龕外兩側左側

文殊菩薩手持如意，右側維摩詰居士手握塵尾，遙遙相對，相互對談，此表現了

空間的超越。中間第二層，「釋迦牟尼佛於鹿野苑說法」，正中是佛跏趺坐，右手

舉起的說法像，左右有華麗協侍菩薩和飛天，以及左右手持柄香爐的菩薩和左右

各二位尊者雙手合十聽法，並且，於此座前有兩鹿伏臥。最下第三層「為佛出生

的故事」，右側是無憂樹，於此樹下是悉達多自摩耶夫人右脅出生；正中間是誕生

佛的悉達多，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左邊是四龍吐水沐太子，左右有帝釋與梵天

隨侍。54 （詳見如下圖一）另外，北魏太和元年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的背光背

面的文字內容（詳見附錄四）： 

 

（圖一）北魏太和元年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圖
55

 

    

佛像正面與背光 背光正面 背光背面 背光背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左邊的四龍吐水浴佛，在西晉竺法護（西元 265-291 年）

所譯的《普曜經》和南梁朝僧祐（西元 445-518 年）所撰的《釋迦譜》中，都是說

九龍浴佛56 。在中國九龍都表示至高無上、祥瑞之意，然而，此北魏太和元年（477）

                                                                                                                                                            

《妙法蓮華經》卷 4〈見寶塔品 11〉：「爾時多寶佛，於寶塔中分半座與釋迦牟尼佛，而作是言：「釋

迦牟尼佛！可就此座。」即時釋迦牟尼佛入其塔中，坐其半座，結加趺坐。爾時，大眾見二如來

在七寶塔中師子座上、結加趺坐」(CBETA, T09, no. 262, p. 33, c5-9) 姚秦鳩摩羅什（344-413）譯的。 
54

 內容參考：2017/12/16 筆者於故宮博物館內拍攝，北魏太和元年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的背光

背面的文字內容，以及陳清香教授與館內的講解紀錄。 

陳清香（2012）。《北朝佛教造像源流史：法相紋飾在埃及、印度、中亞、中土的傳承演變》。新北

市：空庭書苑。p191 
55
國立故宮博物院 http://theme.npm.edu.tw/selection/dynasty.aspx?idx=36  

56 《普曜經》卷 2〈欲生時三十二瑞品 5〉：「菩薩從右脇生，忽然見身住寶蓮華，墮地行七步顯

揚梵音，無常訓教：『我當救度天上天下為天人尊，斷生死苦，三界無上，使一切眾無為常安。』

天帝釋梵忽然來下，雜名香水洗浴菩薩，九龍在上而下香水，洗浴聖尊，洗浴竟已身心清淨」(CBETA, 

T03, no. 186, p. 494, a26-b2) 

【佛光辭典】：《普曜經》梵名 Lalitavistara 。凡八卷。西晉永嘉二年（308）竺法護譯於天水寺，

http://theme.npm.edu.tw/selection/dynasty.aspx?idx=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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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銅佛古蹟卻呈現四龍，此構圖是否有其涵義呢？在此一百五十多年前，經典

就有九龍浴佛的紀載，那為什麼此處還會呈現四龍浴佛呢？難道只是因為空間不

足的原因，故有此四龍浴佛的呈現呢？還是有其他的隱喻呢？ 

 

    另外，陳清香教授在《北朝佛教造像源流史：法相紋飾在埃及、印度、中亞、

中土的傳承演變》一文中提到，二佛並坐的題材，代表《法華經》在五世紀前後

百年左右盛行，此表示法華思想的流布。而北魏太和元年（477）銅鎏金釋迦牟尼

佛坐像之背光圖像架構，也影響了麥積山石窟中的 133 窟 10 號造像風格，該造像

碑製作於北魏景明年以後（502-534），約六世紀初年至北魏分裂為止。57 然而，《法

華經》最早的漢譯本，約二世紀前後，西晉竺法護（265-291）所譯的《正法華經》；

而大部分的學者認為《法華經》的形成約在西元一世紀前後。故筆者認為《法華

經》的盛行應該更早於五世紀前，只是在北魏時期比較流行二佛並坐的題材；也

就是說，因為時代背景的因素，此法華「二佛並坐」的思想，在北魏時期非常的

盛行，乃至影響於後代。 

四、 結論 

    總結來說，大乘佛教思想的流行，可能是由部派佛教的反省，欲復歸於根本

精神而所出現的運動，此「大乘佛教」的復興運動，也影響佛塔信仰的流行。在

早期佛塔的佛教藝術中，沒有描繪佛陀的身影，一直到了貴霜王朝的犍陀羅佛教

藝術才重大的轉變，即創造佛像，造像形式受到希臘風格的影響。然而，從印度

的佛塔信仰到人間佛像的產生。也因為大乘佛教思想和佛傳文學與佛塔信仰的流

行，故而演變人間佛像的創造，佛像的出現與此有著密切的相互關係。因為佛塔

信仰而影響「救濟佛」思想，且因禮拜佛塔的經驗，而激發念佛三昧的修行。此

外，也因佛傳文學的影響，授記的思想與本生故事也一一呈現在佛教遺跡的石窟

中，更進一步呈現各種六波羅蜜的修行方式與不同風格的造像藝術；因授記的思

想，從一佛到多佛的演變，佛像的創造也跟著千變萬化，乃至佛像的背光也出現

七佛的樣貌，與呈現菩薩為侍的圖像。另外，漢譯的造像文獻資料，最早期的由

二世紀末（東漢）支讖所譯的《道行般若經》和《般舟三昧經》都有提到「作佛

形像」的文獻紀載；而造像的緣起文獻資料，在（前秦）僧伽提婆所譯的《增壹

                                                                                                                                                            

康殊、帛法炬筆受。又稱方等本起經。收於大正藏第三冊。為大乘之佛傳，係記載釋尊降生至初轉

法輪之事蹟。 

《釋迦譜》卷 1：「大善權經云。菩薩行地七步亦不八步。是為正士應七覺意覺不覺也。舉手而言。

吾於世間設不現斯。各當自尊。外道梵志必墜惡趣。為善權方便。天帝釋梵雨雜名香。九龍在上

而下香水洗浴菩薩。」(CBETA, T50, no. 2040, p. 5, b15-19) 
57
陳清香（2012）。《北朝佛教造像源流史：法相紋飾在埃及、印度、中亞、中土的傳承演變》。新

北市：空庭書苑。P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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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經》與（唐）提雲般若所譯的《佛說大乘造像功德經》中皆有提到作佛形象

的緣起。總而言之，造像的演變似乎與大乘佛教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 

 

    也因大乘佛教思想的多元化，在佛的造像中也相對有各種不同題材的呈現。

關於造佛形像的依據，大致根據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之描繪而製作。文獻中記載

八十種好，其中，第二十種好「如來身有周匝圓光，於行等時恒自照曜」。58 而文

獻紀載描述佛之光相，稱之為「圓光」、「常光」、「丈光相」、「頂光」、「項光」，「身

光」、「舉身光」，而此光明相約有「七尺」、「一尋」或「一丈」。 然而，佛的光相，

在佛教藝術上俗稱為「光背」，光背包括頭光與舉身光，呈現方式從單層到三、四

層，從單圓弧線、雙輪線或其他呈現，其光輪內繪蓮花圖案、忍冬紋、寶相花紋、

連珠紋（數珠紋）、連弧紋、火焰紋、卷草紋、焦葉紋…等圖案，或加上飛天、寶

塔、化佛、二協菩薩等相，呈現各種不同的題材。而早期背光是素淨圓形頭光，

一直慢慢演變成佛頭光圖案富麗，紋飾精美，且裝飾華麗的各種圖案呈現。本文

以北魏太和元年（477）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的背光題材為例，此背光內容極為

豐富多樣化，背光正面第二層有七尊化佛，佛的多數性，因大乘授記思想的影響。

尤其背光的背面內容，第一層「二佛並座與維摩詰經文殊問疾品」的呈現樣式，

說明了四種意涵，其一、「塔剎的佛龕」展現出融合了西域式宮廷與中土式廟宇的

樣貌；其二、「二佛並坐」說明過去佛與現在佛，表現了時間的超越；其三、顯現

「國有二主」的現象，即皇帝與馮太后的垂簾聽政；其四、「文殊與維摩詰」表現

了空間的超越（詳見附錄四）。此尊佛坐像，也說明此時期因為時代背景的因素，

此法華經「二佛並坐」的思想，在北魏時期非常的盛行，乃至影響於後代。 

 

    以上各方面的研究，因為時間的因素、個人研究能力的不足，無法更多元化

以及更廣略、完整的呈現，故僅能以現有的研究能力來呈現之。故希望在未來能

夠繼續研究此議題，尤其背光的題材，能夠進一步整理各朝代，探討每一尊佛像

背光的特色與深層的意涵，以及所影響的層面。 

 

 

 

 

 

 

 

 

                                                      
5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401 卷-第 600 卷)》卷 573〈二行品 15〉(CBETA, T07, no. 220, p. 961, a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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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gsbmc.org.tw/GauD.aspx?PNO=2015100009
http://dduart.blogspot.tw/search/label/2009%E3%80%8C%E7%99%BC%E7%8F%BE%E5%8D%B0%E5%BA%A6%E3%80%8D%E4%BD%9B%E6%95%99%E7%9F%B3%E7%AA%9F%E8%97%9D%E8%A1%93%E8%A1%8C%E6%97%85
http://dduart.blogspot.tw/2009/05/20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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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最古的大乘經典59
 

 

 

 

 

 

 

                                                      
59
平川彰著，莊崑木譯（2002）。《印度佛教史》。臺北：商周出版 (初版)。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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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中國早期佛像背光樣式 

 

 

http://www.fgsbmc.org.tw/GauD.aspx?PNO=2015100009  

 

 

 

 

 

https://www.ctworld.org.tw/buddaart/21.htm 

 

 

https://www.ctworld.org.tw/buddaart/21.htm 

 

中台山博物館館藏--石造三尊佛立像--東魏（534-550）石灰岩 H126.8×W66cm 

兩側雙龍吐蓮承托二侍，菩薩披帛垂至腹前穿璧交叉，腹部微凸，天衣繞過

雙手垂至蓮臺，手持蓮苞及桃形物。二飛天托塔，二飛天手持蓮苞，凌空飛

舞，衣帶皆向上飄揚，光背圖案雕飾豐富。 

https://www.ctworld.org.tw/buddaart/21.htm 

 

 

http://www.fgsbmc.org.tw/GauD.aspx?PNO=2015100009  

http://www.fgsbmc.org.tw/GauD.aspx?PNO=2015100009
https://www.ctworld.org.tw/buddaart/21.htm
https://www.ctworld.org.tw/buddaart/21.htm
https://www.ctworld.org.tw/buddaart/21.htm
http://www.fgsbmc.org.tw/GauD.aspx?PNO=20151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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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 

 

背面 

 

https://www.ctworld.org.tw/buddaart/21.htm 

 

附錄三：印度早期佛像背光樣式 

中台山博物館館藏 https://www.ctworld.org.tw/buddaart/21.htm 

   

 

   

 

  

 

https://www.ctworld.org.tw/buddaart/21.htm
https://www.ctworld.org.tw/buddaart/21.htm


   

23 
 

犍陀羅與秣菟羅佛像圖 60 

犍陀羅風格 秣菟羅風格 

    

    

 

犍陀羅菩薩像風格 

    

 

 

 

 

 

 

                                                      
60

 陳清香（2012）。《北朝佛教造像源流史：法相紋飾在埃及、印度、中亞、中土的傳承演變》。新
北市：空庭書苑。 
  法鼓大學籌備處藝術與文化學院 2009「發現印度」佛教石窟藝術行旅 
http://dduart.blogspot.tw/2009/05/2009.html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7%8A%8D%E9%99%80%E7%BE%85%E4%BD%9B%E5%83%8F
&hl=zh-TW&tbo=u&tbm=isch&source=univ&sa=X&ei=2LC1UMOjMsiJmwWVg4GADA&ved=0CDMQsAQ
&biw=1366&bih=643 

http://dduart.blogspot.tw/search/label/2009%E3%80%8C%E7%99%BC%E7%8F%BE%E5%8D%B0%E5%BA%A6%E3%80%8D%E4%BD%9B%E6%95%99%E7%9F%B3%E7%AA%9F%E8%97%9D%E8%A1%93%E8%A1%8C%E6%97%85
http://dduart.blogspot.tw/2009/05/2009.html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7%8A%8D%E9%99%80%E7%BE%85%E4%BD%9B%E5%83%8F&hl=zh-TW&tbo=u&tbm=isch&source=univ&sa=X&ei=2LC1UMOjMsiJmwWVg4GADA&ved=0CDMQsAQ&biw=1366&bih=643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7%8A%8D%E9%99%80%E7%BE%85%E4%BD%9B%E5%83%8F&hl=zh-TW&tbo=u&tbm=isch&source=univ&sa=X&ei=2LC1UMOjMsiJmwWVg4GADA&ved=0CDMQsAQ&biw=1366&bih=643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7%8A%8D%E9%99%80%E7%BE%85%E4%BD%9B%E5%83%8F&hl=zh-TW&tbo=u&tbm=isch&source=univ&sa=X&ei=2LC1UMOjMsiJmwWVg4GADA&ved=0CDMQsAQ&biw=1366&bih=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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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北魏太和元年金銅佛–背光意涵 

   北魏太和元年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的背光背面的文字內容61 

三層 背光 背面文字內容 

 

上層 

「二佛並座與維摩詰經文殊問疾品」 

釋迦與多寶佛於塔內並坐。 

左側文殊菩薩手持如意，右側維摩詰居士手握塵尾，互相對談。 

 

中層 

「釋迦牟尼佛於鹿野苑說法」 

佛跏趺坐，右手舉起，座前兩鹿伏臥。 

兩側飛天獻花，供養人持香爐，弟子合掌聽法。 

 

下層 

「為佛出生的故事」 

悉達多太子自摩耶夫人右脅出生 

誕生佛，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九龍浴佛帝釋與梵天隨侍 

 

 

 

 
 

                                                      
61

2017/12/16 筆者於國立故宮博物院館內拍攝，北魏太和元年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的背光背面的

文字內容。 


